
不只是“远东第一”

生活周刊：2026年是天蟾舞台现址设立100周年，

天蟾品牌诞生110周年，“天蟾”何来？

潘熠文：我们一直有“老天蟾”和“新天蟾”之说。

所谓“老天蟾”，旧址在现在南京东路的七重天宾馆。

1916年，也就是110年前，当时上海滩最有名的京剧

剧场叫“丹桂第一台”，由许少卿集资创立。后来许少

卿另立门户，想再造一个压过“丹桂第一台”的剧场，就

取名“天蟾”——因为“月精蟾蜍折桂枝”的典故。谁料

这一叫，便叫了110年。

到了1925年，在天蟾逸夫舞台现址开始建造一个

新剧场，当时叫“大新舞台”。该剧场在1926年2月6

日开台。从1926年到1930年，“大新舞台”改过很多

名字，但经营情况一般。也正巧，1930年“老天蟾”地

租到期，要另觅新址。于是，“老天蟾”人马整体迁至此

地。所以从1930年开始，我们这里就叫“天蟾舞台”，

也就是“新天蟾”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天蟾逸夫舞台其实是1994年改

建的。虽然变化不小，但仍保留了1926年时旧建筑的

一部分，很多百年前的东西，我们现在还在用。

生活周刊：当年天蟾逸夫舞台凭借什么成为“远东

第一剧场”？

潘熠文：当时有两句话最能说明它的分量。一句是

“远东第一大剧场”，另一句是“不进天蟾不成角儿”。后

一句好懂——所有的角儿，都必须在“天蟾”唱红了，得

到了上海观众的认可，才算真正成角儿。不光京剧的角

儿，各个戏曲剧种，都得在“天蟾”得到观众的认可才行。

至于“远东第一大剧场”，当时剧场的恢宏，现在已

经看不到了。当年的“天蟾”有3900个座位（现在的上

海大剧院也不过1600个座位），4层楼——难以想象

的规模。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在剧场看戏，坐在

三、四楼就只能看到演员的头顶。这规模也折射出当

时上海戏曲的兴盛。这么多的座位，各个社会阶层的

人士都能容纳，上到达官贵人，下到黄包车夫，都能够

在这个剧场获得文化上的满足。这就是所谓“天蟾”的

“场域”吧。

神奇的“捧角儿”机制

生活周刊：还是来讲一讲“不进天蟾不成角儿”这

句话。我们知道，很多大家名角儿都是在天蟾舞台上

成名的。在您看来，当时中国戏院千千万，为什么偏偏

“天蟾”扮演了这个角色？

潘熠文：我可以说的一点是，从梅兰芳到周信芳，

当时京剧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确实都是在“天蟾”唱

红，然后影响到全国的。当时的“天蟾”名家荟萃，梅兰

芳、程砚秋、荀慧生等轮番登场，热闹非凡。

1926年开台的时候，就是荀慧生来一起揭幕的。

剧场和这些角儿，真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

系。我们互相扶持，互相依托，谁也离不开谁。今天的

演员则更是如此。不管是“梅花奖”还是“白玉兰奖”，

很多作品是在“天蟾”接受观众的检验的。所有戏曲院

团和演员，他们来上海演出的首选一定是“天蟾”。这

就是“天蟾”百年底蕴的魅力所在。

生活周刊：“天蟾”有一套神奇的“捧角儿”机制，用

现在的话说，就是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天蟾”到底是

怎么做的？

潘熠文：前面讲到“天蟾”的“场域”，说到底，是剧

场与城市的关系。上海这座城市，对于戏曲演员是非

常宽容的，总是给予肯定和赞赏。经常会有人说“到天

津戏难唱”，因为天津观众很懂戏，唱错了，人家不惯着

你。但在上海，这一点就不太一样。无论是什么阶层

的人士，他们坐在“天蟾”里，对于外来的演员都是很欢

迎的。“天蟾”的观众总是给予他们热情，这种热情甚至

高于对上海本地差不多水准的演员。

即使演员在台上有一些瑕疵，“天蟾”的观众也会

给予鼓励。在这样的包容下，演员来上海演出，心里特

别踏实。是上海这座城市培育了这样的观众，这些观

众走进了剧场，和剧场一起给了演员更多的肯定、鼓励

和支持，也促使演员一步步往前走。

城市的托举，给了“天蟾”长寿基因

生活周刊：您曾经说过，“天蟾”之所以在中国戏曲

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了好戏名角儿之外，还因

其“精神底色”。可以具体谈一谈吗？

潘熠文：天蟾逸夫舞台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始终承

担着剧场应有的文化责任。在历史进程当中的每一环

节，它都深深地参与其中。

这100年是时代剧变的100年。“天蟾”一直以这

座城市主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它从来没和这座城市脱

过节，也没有离开过人民的视线。“天蟾”的文脉从未断

过。有些事情是口口相传、潜移默化的，从祖辈到父辈

再到自己，这样的经历，渐渐形成了共同的记忆，或者

说，是一种文化烙印。“天蟾”就是这样的文化烙印。在

所有人的印象里，“天蟾”是演戏的地方，在上海看戏，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蟾”。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

市，而戏曲演出是需要交流的，需要我们的艺术家走出

去，需要外地的艺术家走进来，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很

好地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生活周刊：百岁“天蟾”应该算是长寿的了，您觉得

它的长寿基因主要有哪些？

潘熠文：我们不轻视任何一场演出。这是我们“天

蟾”贯穿了100年的态度。说到长寿基因，就是这句话

——“为民而歌，歌民所歌”。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

100年好戏连台

有一种风范叫“天蟾”
【文/青年报记者 郦亮 图/青年报记者 常鑫（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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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上海因为一座剧场而多了几分荣光。天蟾逸夫舞台现址设立100年，“天蟾”品牌诞

生110周年——百岁“天蟾”，足以令这座城市为之骄傲。此番纪念，不像一场落幕的总结，更像一

次郑重的重启。当“天蟾”喊出“好戏再唱100年”的时候，人们好奇的是：这样一座在中国戏曲史上

留下深刻印记的剧场，将如何面向未来？本期上海文化Talk，记者与天蟾逸夫舞台总经理潘熠文深

度对话。这位老资历的年轻当家人，对于“天蟾”的历史和未来，有着自己清晰而冷静的理解。

周信芳演出《明末遗恨》后台留影。 上海京剧院供图

1931年，天蟾舞台外景。

上海京剧院供图

“天蟾”从来没和这座城市脱过节，也没有离开过人民的

视线。“天蟾”的文脉从未断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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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蟾逸夫舞台总经理潘熠文。

“天蟾”从未离开过人民，从未离开过观众，从未离开过

院团和艺术家，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这100年其实

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我们始终坚持这点。我

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这

100年的历史，悠久的传承；“地利”就是我们有非常好

的地理位置，这对剧场来说至关重要；“人和”就是这些

年我们和上级单位上海京剧院形成了一种“场团合一，

双向奔赴”的共赢。对于上海京剧院来说，他们有了一

个文化演出的主阵地，而对“天蟾”来说，我们背靠京剧

院，能确保自己的定位不发生偏差，并且可以获得大力

支持。

生活周刊：天蟾舞台100岁了。作为今天的当家

人，回望这百年历史，您觉得“天蟾”给中国戏曲史留下

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潘熠文：最重要的，就是传承。舞台上需要传承，

舞台下也需要传承。观众，也要一代一代的传承。我

们经常遇到这样的观众：他从小是爷爷带着来看戏的，

到自己这一辈，又带着孩子来。第一次走进剧场，不知

怎么喝彩，不知怎么叫好，也看不太懂，就跟着周围的

人学。第一次只敢坐着看，不敢鼓掌；第二次敢鼓掌

了；第三次，就敢叫好了。这种传承，是观众之间的传

承。而一个剧场，必须有足够悠久的历史，才能让这样

的传承，一代代延续下去。

把年轻人请进剧场

生活周刊：现在的年轻人天生具有互联网基因，做

什么事都在网上，很少到剧场看戏。作为一座百年剧

场，“天蟾”如何吸引更多青年人走进剧场，走近戏曲？

潘熠文：当下年轻人的选择非常多。但从我们在

剧场里观察到的情况来说，特别是京剧和昆剧，观众几

乎全是年轻人。这和我20多年前刚进剧场工作时不

一样。我非常感谢互联网对传统艺术，以及对戏曲艺

术传播所发挥的作用。如今年轻人接触社会、获取知

识，主要都靠互联网。所以说，互联网的功劳很大。

当然，即便有了互联网传播，如果青年人不喜欢，

也没有用。所以关键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戏曲，

要能牢牢抓住年轻人的心。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

你，中国的戏曲艺术，论舞台表现形式，依然是最佳的，

依然是那颗皇冠上的明珠。它的综合性，它所传递的

中国人共有的情感……它依然是最好的方式，没有平

替。但就看戏这件事来说，不能只留在互联网，还得走

进剧场。剧场是一个场域，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我们

剧场经营者应该思考如何引导年轻人，吸引他们走进

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今年，我们会开展一系列纪念“天蟾”百年的活动，

尝试各种“破圈”。到底什么是破圈？破圈了之后怎么

办？我不认为年轻人走进了剧场就算破圈了。要让走

进剧场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习惯。现在很多青年不

是不愿意走进剧场，而是没有养成走进剧场看戏的生活

习惯。看戏，还没成为像吃饭、喝奶茶、看电影那么平常

的事情。一旦养成这种习惯，我相信青年观众的增长会

非常迅速。这也是我们剧场要努力攻克的难题。

生活周刊：近年天蟾逸夫舞台在“破圈”和吸引青

年观众方面，到底做了怎样的尝试和突破？

潘熠文：我们做了很多针对年轻人的尝试。比如

文创，去年我们做了一个“绿马”，其实是《锁麟囊》里的

道具。今年还会做更多视频，用多媒体呈现年轻人喜

欢的内容。我们也提供场地，让年轻人来这里分享他

们眼中的戏曲，形成一个交流与分享的氛围。戏曲只

有让年轻人真正参与进来，才可能有未来。

百岁“天蟾”要做面向未来的剧场

生活周刊：100岁“天蟾”的新生代接班人怎么培

养？有什么青年骨干？是否带来应对新时代的运营新

观念、新做法？

潘熠文：我主持天蟾逸夫舞台工作已经11年了。

2015年那个时候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新老交替。

当时一批老员工到龄，差不多在同一年退休，而且是断

层式的——他们一走，剩下的就直接跳到三十几岁

了。这给经营和管理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此后，我

特别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从2021年重新开台之后，我

们陆续进了二十几个年轻人。我们一共才40名员

工。我非常有意识地在做这件事情。

我经常和管理层说，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应该以

服务对象为标准。如果我们希望服务的观众平均年龄

在三四十岁，那团队的平均年龄也应该接近，特别是一

线员工。否则，观众想要的你满足不了，因为你不知道

他们想要什么。未来剧场的竞争还是人的竞争。“天

蟾”要让好戏再唱100年，靠的是人。

生活周刊：对于天蟾逸夫舞台未来的剧场定位、运

营方式、硬件升级等，您有哪些思考？在您看来，一座

“属于未来的剧场”应该是什么样的？

潘熠文：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主要是抓两点：

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以及提升表演者的表演体验。

所有工作，都牢牢对标这两个体验。只要是能够提升

体验的，我们都做。比如在这次修缮过程中，我们花了

很多心思在舞台设备上，尤其是音响。因为这座剧场

是老建筑，有很多客观条件无法改变，但我们依然通过

设备调试，让音色状态、声音效果达到最好。

至于第二个问题，“天蟾”的未来，最关键的就是两

个字——“品牌”。如果只固守在一座剧场，局限性太

大。我们剧场比较小，中型剧目或许还能承接，但大型

剧目就进不来。未来，我们不一定局限在自己的剧

场。我们可以做戏曲生态的建设者，只要是对于建设

戏曲生态有益的，我们都愿意做。因为把生态和市场

做好了，将来我们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只要把“天蟾”这个品牌做好、做响，将来有很多演

出，我们就可以在其他剧场去做。我们甚至也可以输

出品牌——比如到外地去演出，用“天蟾”品牌，由“天

蟾”主办。

我想，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展开想象，然后去实施。

毕竟，“天蟾”和观众，和这座城市有着跨越100年的深

厚渊源。


